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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                                                   
巴黎加尼叶歌剧院舞台上的帷幕渐渐拉开，一束光打在舞台上那娇小的身影上，银色的芭蕾舞衣裸露出光滑的背部，白色的芭蕾舞鞋勾勒出精细的足尖，熠熠发光。她蜷缩成一团，像是沉睡的天鹅。音乐响起，台上的人儿慢慢伸展开来，像是刚浸泡开来的茶叶，在跳着杯中的芭蕾，半蹲，小踢腿、旋转，跳跃，空中画圈，划过一道虚晃的弧线，柔韧敏捷。她的动作随着音乐时而欢快激进，时而缓慢柔顺，仿佛在讲述着一个天鹅的矛盾与挣扎。忽然，她仰躺在地上，手臂半悬在空中，停住，所有的观众沉默，猛地，她从地上跃起，跨跳旋转交替直到舞台一角，再次跃起，双腿在空中劈成一条直线，竖直落地，仰卧，蜷缩，一切归于原点。台下哗然，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我从观众席上站起来，思绪跳转。

    米想扑烁着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跟着忽闪忽闪地，“老师，我真的很想学跳舞。”这是我第一次见米想。她一直在练舞房外，从练习开始到结束，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练芭蕾的小朋友，透过橱窗，我看到了她强烈的欲望。如果只看这双眼睛，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但我仔细瞅着手里的诊断书，在诊断意见那一栏写着：小儿肥胖症（医学上对体重超过按身长计算的平均标准体重20%的儿童，称为小儿肥胖症）。6岁的米想大约有一米一左右，看起来却已经有七十多斤了，一个小小的头拖着一个肉墩墩的身体，走起路来左右摇晃，身上的赘肉时而左倾，时而右倾。我微微皱起眉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招她为学生。

我摇了摇头，刚想说话，米想的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老师，方便借一步说话吗？”我点了点头。米想的妈妈跟米想比起来，可以用骨瘦如柴来形容了，想必家里也并不怎么富裕，这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想想刚出生就比一般孩子胖，我带着她看过很多医生，医生说，这是先天性的，不好治。一年一年的，她越长越胖，也变得不怎么爱说话。突然有一天，她跟我说：‘妈妈，我想学芭蕾。’我也曾考虑过，想想这个身体状况学起来会比较艰难，但看得出来她是很喜欢的。老师，您能不能收下想想呢？我知道教想想很难，但我真的希望您能收下想想，我不想让孩子不留遗憾。无论多少钱，我都可以拿。”米想的妈妈低声啜泣。

“大姐，我并不是不想收米想，可是，米想她......”未等我说完，米想跑到我跟前，我蹲下，她用那肉嘟嘟的小手，突然紧紧地抱着我，“老师，妈妈说过，如果我要是有什么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求别人，我就可以紧紧地抱着她，不让她跑掉。老师，你是要跑吗？”

我震惊了，把米想的手拉下来，“米想，你说的那个重要的事是什么？”

“和她们一样！”米想指着练舞房里正在热身的女孩子们。

我笑了笑，心中有个地方被柔软地触动。“那和她们一样之后呢？”

“我要上更大的舞台表演。”在那一刻，我在米想眼中看到了不该在5岁孩子眼中看到的坚定。

我转头对米想妈妈说：“姐，你先带米想回家准备一下，明天下午放学把她带过来吧！”话音落下的一瞬间，我看到米想妈妈眼中有些许亮晶晶的东西，那个东西大概就是母爱作用下的珍珠了吧。

我带着米想走进练舞房，她眼中呈现出不可言喻的喜悦和激动，同时隐藏着小小的害怕，我想这害怕源于与她同龄人对比下的的失落感。幼小的生命诚然是无知而又纯洁的，但也是脆弱而又敏感的的。

米想和其他女孩子一样每天下午放学后来我这里，和其他小朋友相比，米想除了热情并没有其他优势，即使是一个最简单的压腿热身就比较吃力。米想大腿内侧脂肪堆积太多，两脚开度太大她就会失去重心摔倒。她常常自己一个人练习到很晚，却依然因为身体过胖而无法完成动作。几天以后，她胳膊腿上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疤痕，我实在看不下去，决定要帮她一把。

有天下午，练习结束，别的小朋友都回家之后，我把米想叫到身边。“想想，练习累不累？”我看着穿着特大号芭蕾服的米想说。“有一点，但我还是不会。”她觉得有些委屈。“想想，你想不想去特别特别大大物舞台表演？”“想，特别特别想。”她眼中散发出晶莹的光芒。“那你答应老师一件事好不好，可能会有点难，但我相信你会做到的。”她像小鸡啄米不停地点头。“减肥好不好？老师帮你。”我目不转睛地等着米想回答。“好！”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说出这个“好”字。

我辞掉了辅导机构的芭蕾老师一职，成为了米想的减肥顾问兼芭蕾教练，并不是她家人付给我多高的薪资，恰相反，我分文未取，只是因为我从米想身上看到当初自己追求梦想的影子，我想看到她站到更大的舞台上。

每天清晨和傍晚，我带着“小企鹅”米想跑步锻炼。起初，哪怕是两圈，跑到半圈她都会气喘吁吁，但她不说累也不说放弃，坚持到最后。其余空闲时间她便练习基本功。就这样，从最初的2圈一点点往上加到20圈，从最初的热身动作到后来的地面素质训练，三年的时间，米想已经从一只小企鹅变身为一只小白天鹅，她可以轻松地完成盘腿压垮、仰卧吸腿、擦地、半蹲以及腰部训练的动作。我见过6岁跑步到一半瘫坐在地上哭泣的米想，我见过三年后每天清晨一口气跑20圈的米想；我见过刚来练舞房眼睛里略带一丝胆怯的米想，我见过三年后骄傲地站在镜子前的米想；我见过练舞房里压不下去腿的米想，我见过芭蕾舞鞋磨破了的米想，三年里，我见过的米想一直在变。我不知道一个6岁的孩子凭借怎样的毅力与决心可以坚持三年，我只知道，那个孩子在身体上和心灵上经历着和同龄人不一样的脱变。

9岁的米想已经有“我家有女初长成”的模样，三年的时间原来可以让一个人变化这么大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我们跑完步，坐在楼下的长椅上。

“累吗？”

“累，很累很累很累。我虽然年纪小，但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去看医生，医生都说，我胖是因为心理原因，我年龄又小，自制力也不好，很难减的。直到我遇到了芭蕾和老师你。”那一刻，我觉得米想不像是个九岁的孩子，她似乎要比我想象中的要成熟与坚强。

后来，我重新开办了一家芭蕾教学机构，米想继续跟我学习，她有了许多朋友，常常与她们说说笑笑，但对于芭蕾却是一丝不苟，严谨的很。没有了厚重脂肪的束缚，她的动作越来越标准灵活，肢体的柔韧能力也很强，她忘不了她小小年纪所经历的痛，依然时常练习到深夜。不到两年的时间，她就已经熟练掌握了芭蕾的所有要领。我带她参加市青赛，她被市区一知名芭蕾舞蹈艺术家看中，收她为徒。

当我再见米想的时候，已经是18岁的米想了。巴黎加尼叶歌剧院内，她在台上，我在台下。她早已不是那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小企鹅”，她是名副其实的白天鹅，在巨大舞台的聚光灯下展开美丽的翅膀。

我默默走向后台，看到蜕变的天使向我走来，像小时候一样紧紧地抱着我。

我很幸运遇到芭蕾，更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小时候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有朝一日站在更大的舞台用脚尖来书写传奇。没有人是不经历痛苦而走下去的，我所珍视的不是舞台上璀璨的灯光，而是那些曾抛弃所有陪伴在我身边的善良的人儿，以及我曾为拥有舞台和掌声而为之奋斗的苦不堪言的时光。米想在她后来的书中《心头上的芭蕾》写道。

